
Topic
２０19．12.17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12 专题

从亏损到盈利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一年半的实践之路

实践者童萌：
走社会企业之路

童萌与街道政府、社区居委
会合作， 在由社区提供的 50~80
平方米场地内建设并运营“童萌
亲子园”，为社区 0—3 岁儿童及
其家庭提供离家近、 可负担、高
质量的亲子早教服务。

对于童萌“民非”和社会企
业两个实体所承担的职能，毛磊
做了明确的划分：“民非”实体负
责研发、行业倡导及县乡早教业
务，社会企业实体负责城市早教
业务推广和落地，同时实践经验
进一步丰富研发，形成闭环。

童萌社会企业的商业性体
现为自负盈亏、自我造血维持运
营，社会性体现在“童萌亲子园”
各个店面和整个童萌机构两大
层面。 在单个店面层面，30%以上
的运营时间作为公益时段免费开
放， 同类服务收费标准不得高于
商业定价的 30%， 部分收益需要
捐赠给社区基金， 同时针对困难
家庭进行收费减免；在机构层面，
机构章程中约定利润的 20%用于
公益回馈， 并且注册资产的 50%
需要被锁定， 即一旦社会企业破
产，其资产的 50%会被冻结。

什么是社会企业？英国社会企

业联盟（Social Enterprise Coali－
tion）为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定义：
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作为社会创新的一部分，社会
企业最早出现在英美等国，2006
年左右这一概念才进入中国。社会
企业在中国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并
没有统一概念；在实践领域，也并
没有标杆性案例供参考。

在中国，社会企业出现的背
景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财富分
配不均、两极分化的状况依然存
在。 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公益组
织的资金需求急剧扩大，兼顾财
务收益和社会效益的社会企业
成为了公益组织的可选之路。

而近些年来，除了社会企业，
介于传统公益慈善与商业投资之
间，既有正面财务回报，同时又对
社会和环境产生正面且可以测量
的影响， 利用企业家精神和资本
市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影响
力投资，也方兴未艾。

在成为一个女孩儿的父亲
之后，毛磊才开始涉足儿童早期
发展领域。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
因是，毛磊发现，现有早教机构
的高昂收费将绝大多数中低收
入家庭排斥在外。 毛磊便有了为
普通工薪家庭人群打造一个亲
子早教机构的想法。

毛磊的做事方式和他朴素
的外表一样，稳重又低调。 他深
知现在行业对于社会企业的各
种论调，所以在童萌认证为社会
企业后，他并不喜欢和人去讨论
社会企业的是是非非，而更愿意
去埋头做事，全身心地投入到童
萌的工作中。 为更好适应市场的
需求，对童萌进行自我的迭代更
新。“先把事情做出来。 ”他坚信
自己用社企模式去运营“童萌亲
子园”的正确性：教育既不能纯
公益也不能纯市场，面对普通工
薪家庭人群，更适合用社企这种
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去提供服务。

“社会企业不是药方，不是
公益做不好， 或者是企业做不
好，就去做社会企业。 ”毛磊觉
得，公益做不好，一定也做不好
社会企业，企业做不好转成社会
企业，也一定做不好，他说，“一
端纯公益，一端纯市场，中间一
定要有个形态出现，不管这个形

态的名号是不是社会企业。 ”
对于童萌来说，使用社会企

业身份，只是更方便去践行童萌
“让每一位儿童都接受到优质早
期教育”的愿景和实现其致力于
社区普惠早教服务的使命。 毛磊
认为，以社区为单位建立亲子指
导中心，用市场加社会的方式双
轨运营，是一种可持续且值得探
索的策略，只不过，这种方式的
呈现形式恰恰就是社会企业。

资助方三一基金会：
支持可持续探索

著名作家约翰·加德纳曾说：
“财富古已有之，慈善机构也不新
鲜。 ”但是，通过公益运作，充满想
象力地、建设性地、系统地将私人
财富投入社会公共领域， 参与解
决人类所面对的重大且根本的问
题，却是本世纪以来的创举。

童萌的民非实体得到了三一
基金会的支持。 三一基金会是由
三一集团出资，于 2013 年在北京
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企业型基金
会，致力于推动科学公益，助公益
实现价值，创造世界真实改变。对
有潜力推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
伙伴， 提供稳定的资金和技术支
持，促进既定议题的有效改善，是
其资助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一基金会认为，童萌就是
这样一个有潜力又有公益底色
的伙伴，所以愿意支持童萌去走
一条还没有太多人走的路，探索
一种新的、可持续的、解决儿童
早期发展服务覆盖不足、不均问
题的模式。 据相关统计显示，到
现在为止，在中国认同自己身份
且被行业内认可的社会企业并
不多，只有 1600 多家。

三一基金会对童萌具体的
资助内容包括，“童萌亲子园”前
端服务产品升级，即一套混龄综
合性课程；亲子园基础服务系统
研发，包括 IT 支持系统、监测评

估系统的搭建和 4 个自营亲子
园，在实打实的运营实践中摸索
社区普惠性早教运营方法。

“以科学公益理念引领重要
社会议题的公益创新和实践，成
为支持中国公益发展的独特力
量；比肩世界一流基金会，助力
中国公益发挥国际影响力”是三
一基金会的愿景。 三一基金会项
目官员郭琳谈起对童萌的资助
时表示，童萌对于儿童早期发展
项目运营模式的探索与创新，符
合三一基金会推崇的创新理念。

“我们的资助， 是在一个项目期
内，给予一家公益组织足够的后
盾支持，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
去试验、去创新，看看能不能用
可持续的、自我造血的方式服务
目标群体，解决儿童早期发展服
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郭琳说。

“也曾有公益人质问过，社
会企业也是企业，企业你们也支
持？ ”郭琳告诉《公益时报》，首先
需要澄清的是，三一基金会仍然
是在支持一家“民非”，只不过资
助的目标是支持这群公益人探
索社用社会企业的形式来做公
益，她说，“面对质疑，关键是认
清该项目实质受益人是不是我
们想要服务的目标对象，在这个
资助链条上我们的目标对象是
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

“我们非常清楚一线公益组
织筹款是多么的不容易，童萌这
种可持续公益运营和服务模式
的探索是直击痛点的。 如果探索
成功，真正受益的是被当前昂贵
的早教服务拒之门外的、来自普
通工薪家庭的 0—3 岁儿童。 ”郭
琳也对社企争论表示理解，她
说，“这场争论指向的问题之一
是有偿的形式与公益的内核能
否保持统一。 大家尤其担心公益
和商业两条腿走路，走着走着就
偏离原来的轨道，出现‘挂羊头
卖狗肉’的问题。 时时检省自己
是否还保持着公益的初心，也是

每一个公益人都应该注意的。 ”

出现亏损：
初创社企的常态

“不想成为‘小老树’。 ”在毛磊
看来，成都 90%以上社会组织资金
都来自政府， 被资源牵制厉害，他
说，“政府党建项目多， 就去做党
建；政府要做垃圾分类，就纷纷去
做。这些机构死不了，也长不大，多
少年都不变。很多社会服务机构都
做成了‘小老树’”。

推动童萌加速向社会企业
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
乏“可持续财务”。 2017 年，童萌
整体收入中的 75%依赖基金会
资助，服务性创收仅占 12%。 这
让毛磊有了很大的财务危机感。
当然，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初
创的童萌社工，曾经通过工作坊
加落地支持的二级体系方式，服
务了 17 个省份的 200 余家社会
组织，在业内算小有名气。但童萌
发现，从内部数据看，经过培训的
社会组织在接受培训后的成果转
化率及持续运营周期两个指标均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毛磊认为，出
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就
目前而言， 部分引入童萌产品的
组织综合能力偏弱， 符合条件的
组织又因为有自己关注的侧重
点 ， 而对儿童本身的关注不
足———这导致了这些组织并不能
按照童萌的期待去服务受益人
群。因此，这也是童萌要成立社会
企业， 撸起袖子下水自己干———
创立“童萌亲子园”，在儿童早教
领域深耕的重要原因。

2018 年，包括成都在内的等
多个地方政府出台了有关社会企
业和社会投资领域的政策， 鼓励
和支持社会力量发挥积极作用，
这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
的条件与政策空间， 为童萌的走
社会企业的道路提供了政策上的
支持和便利。 （下转 13 版）

从 2018 年 4 月到 2019 年 4 月的一年时间， 为普通工薪家
庭 0~3 岁儿童提供社区亲子早教服务的成都 “童萌亲子园”，每
个月都在以两三万元的额度亏损。

“童萌亲子园” 是于 2018 年获得成都社企认证的社会企
业———成都童萌早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萌”）下的
品牌项目。 而该社企则脱胎于一个民办机构———2016 年 10 月在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开办 “童萌亲子园 ”，从一个 “民非 ”（即社会服务机构 ）到
成立另外一个商业实体 ，并认证为社会企业 ，童萌只有一个
目的 ：摆脱对捐赠资金的依赖 ，尝试走一条自力更生 、自我造
血的道路 。

在经历了“贴钱贴得快贴不起了”、“很辛苦”的一年探索后，
直到今年 4 月份， 童萌创始人毛磊也还在迷茫： 选择走社会企
业、运营“童萌亲子园”的这条道路，到底能否走得通？


